
天 下 07
2022年 3月 15日 星期二

责编：陈亚莉 审读：陈 艳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双减”落地超半年
教育生态如何重构
有人这样评价已落地7个多月的“双减”政策：终结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补课竞赛。

“双减”政策的实施最高效地遏止了校外培训在资本作用下的疯狂扩张以及培训焦虑的蔓延。前不久教
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
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

中央“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当“双减”的阶段性
目标完成后，重构良好教育生态将成为“双减”落实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学校教育将如何“提质增效”、家长的焦虑能否真正缓解、良好的教育生态如何构建等深层次的问题成了
社会，也是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双减”落实好不好关键还要看课表

学校管理要重构

学生回归校园后，对学校最大的
考验是什么？

当然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家长放
不放心、学生愿意不愿意，要看学校能
不能让学生在校内就学足学好。”北京
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在一
次研讨会上说，“要满足学生和家长的
需求，学校必须从国家课程、课后服
务、课堂学习和课下作业等多角度整
体考虑学校教育的供给结构、内容结
构。而其中第一个要提升的就是学校
的教学管理。”

学校教学管理涉及学校教育教学
的方方面面，看似宏观，其实也很具
体，比如教学计划最终会具体为一张
张小小的课表。

很多一线校长也有类似的看法。
“‘双减’落实的好不好关键还要

看课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知名小学
的校长说，以前学校的课表不包括下
午“三点半”之后的内容，而“双减”之
后就得重新规划。

“其实课后服务不是孤立存在的，
不是单纯地增加一个看管的时间段，而
是整个校内教育供给中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因此必须要提高课后服务的适切性和
针对性，一定要跟下午3点之前的教育
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衔接和整体设计。

这对所有学校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北京市某中学一名年级组长说：

“以前排课表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复制
粘贴，再把个别有变动的老师调整一下
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不仅要兼顾‘三
点半’之前，还要兼顾‘三点半’之后，不
仅要考虑老师是教什么课程的，还要考
虑每个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特长，同时要
兼顾每个老师的工作量……”

“而且‘三点半’之后的课程不一
定只开设在一个年级内，还可能是几
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是混龄教
育。”罗滨说。

当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不仅要穿越
班级、年级的界限，甚至是穿越学科的
界限时，学校必须对教育教学进行重
新的规划，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
维，对学校管理、教学管理进行重构。

作业，是每一名中小学老师几

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
不过，在罗滨看来，这些年来作

业却成了教师们“最熟悉的陌生朋
友”。“老师们每天讲课的内容都有课
件，但是‘作业’那一栏里通常是简单
的‘P15-P18’，有的干脆在教学设计
里直接写上‘作业略’。”罗滨说。

在“双减”政策的顶层设计中，
作业不再是简单的重复演算、抄抄
写写，甚至题海战术，而是学校教
研的一部分。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
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不久前在全
国两会“代表通道”上所说的那样，

“给孩子们提供的每一道题、每一
份教学设计都经过精心论证，让专
业而扎实的校本教研，成为减负与
提质之间的重要杠杆。”

目前，这个“杠杆”依然是薄弱

环节。有些地方和学校还出现了
研究性作业“走过场”的现象。

近些年，中高考改革让越来越
多的学校意识到了对学生运用知
识能力的培养，也尝试着设计出了
一些研究性作业，但是很多教师还
只停留在“作业布置下去就完了”
的思维中，没有通过作业分析学情
的意识，久而久之，学生对这类作
业也就不重视了，甚至有些作业成
了家长的负担。

“现在，实践性、长周期的作业
少的状况普遍存在”，罗滨说，“好
不容易有了长周期的作业，结果一
些老师的批改和反馈不够，对作业
结果的使用也不当。”

这反映出当前学校教育改革
中的一个错位：不少学校在课堂教
学环节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
从以教师的“教”为主转变为学生

的“学”为主，但是在作业环节，“教
师仍然习惯于应试导向下的反复
练习。”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
学校长梅国平说。

老师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
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近
五成教师存在着作业设计方面的
困惑与困难，比如，“作业素材与相
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
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等。

参与该项调查的专家表示，要
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除了将作
业设计纳入地方教研体系和教师
教研规划外，还要对教师开展作业
设计的专项培训，并利用各级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共享优质作
业资源，提高教师分层、个性作业
设计与评价能力。

作业不能再是“最熟悉的陌生朋友”

学校教研要重构

学校正在行动，部分家长却还
在摇摆。

刘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双
减”一代家长，“双减”政策出台后，
她的女儿正好上小学一年级。

没有家庭作业、没有一次次的
考试，考试后也没有排名……

看着女儿的学生生涯在快乐中
开启了，经过应试教育“洗礼”的刘
娜多少有些不习惯。不过，真让刘
娜感到“扎心”的是一次“随堂练”。

一共 30 道题的“练习”，孩子
错了 14 道。“我感觉自己就像‘拆
盲盒’，真不知道她哪天会拿回来
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刘娜说。

刘娜不准备就这么等下去了，
她要给女儿找老师了。“我们的日
常工作，领导给布置了任务，你就
知道了自己的KPI（企业一种目标
式量化管理指标——记者注），有
了 KPI 咱们就可以照着目标努力

了。”刘娜说，“现在没有作业、没有
考试、没有分数，我难道必须等到
中高考再着急吗？”

伴随着家长的焦虑，一些隐形
变异的培训班正在暗中生长着。

前不久，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确实出现
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由“地上”转入“地
下”的情况，这类培训以“高端家政”

“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隐形变异
的形式存在于楼宇中、居民区里。

其实，家长们也想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

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认为，现
在家长们评价孩子时的坐标系是
建立在“邻里间”的，常说的一句话
是：“看看×××家的孩子”，邻居
家的孩子如果补了三门课，自己家
孩子也得去补三门。

“现在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纵
向的评价系统，不再跟别人比，而是

跟自己比，看看孩子这一次跟上一
次比有没有成长，这叫作个人内差
异评价。”胡卫说，家长只有建构了
这样的参照系，才能把目光真正聚
焦到孩子的成长上，只有这样，一直
以来所强调的“家长要陪伴孩子”才
能实现，否则，家长一定是盯着别人
家孩子的长处和自己家孩子的短
处的。

“双减”是始于教育但不止于
教育的一场观念变革，教育生态的
重构依托的不仅是改变学校、教师、
家长、学生等教育要素的观念，更要
改变全社会的成功成才观念。正
如胡卫所说：“孩子的成才不能只有
一条路，只有全社会的各种门路都
打开，让学生能够在各条道路当中
都能才。”

“双减”对教育生态的重构依
然在路上。

（据新华网）

孩子的成长不是“KPI”

家长的观念也要重构


